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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宏地

德雄要出一本他的舞台摄影作
品集，样书就放在我的面前，封面是
一幅黎族舞蹈的剧照，漆黑的背景下
男女主角的造型，男主角身上的蓑
衣，还有围着他们的像一朵朵荷花盛
开的草笠，封面的题字是德雄自己写
的，也是眉舒目展，神清气爽，看着便
意意思思地不禁有一种喜欢。德雄
让我写序，我是连讨价还价的机会都
没有的。多年前我就曾写过关于他的
一篇文字，德雄看过，开心得不得了，
说是写得好。其实我也是写出来让大
家开心的，就像画画的随便的一幅速
写，拍照片的随手的一按快门，写了就
写了，没想过要做什么用场。和德雄
交往，知道他是个很有故事的人，即使
上天入地，横写竖写，我都觉得他的人
会比写他的文字和拍的相片更生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德雄的摄
影已经名气很大了。从中央到地方的
报章杂志，三天两头常见刊有他的新
闻或艺术的摄影作品，我和他也是几
乎在那个时候认识的。那时他在琼海
文化馆负责摄影。记得那年的元宵
节，琼海举办很大的一次花灯活动，我

们是在人潮汹涌的街头见的面，他刚
拍完照从依着骑楼旁的一架梯子上下
来，一件深色的长衬衣，已被汗水浸
透，袖子卷过胳膊，挎着一个又大又沉
的相机包，头发蓬松，肌肉壮实，举止
谈吐，很是有些泥土气息，那是阳光里
的泥土，年轻活泼，如火如荼。见了
面，说了些鞋头脚面的琐碎事，一转
身，他和他身上沉重的相机包一起就
又消失在东奔西突的人流中了。

不久，德雄调来报社，我们成了
同事，亦住的同一幢楼，我在楼上，他
住楼下，每天一早，我去上班，见他已
经拿着相机从外面回来了，我出去采
访，晚上回来，见他又拿着他的照相
机出去了。真的是风里来雨里去的
角色，我嘴上不说 ，心里实在佩服。
一来二往，终于知道德雄小时候最先
是对画画有兴趣，他家住在潭门镇的
乡下，每个周末，他为了到市里看人
画碳画，要骑二十多公里的单车，到
很晚才回去。他参加工作，最早是在
公社里放映电影，放电影前总要有幻
灯，那都是他自己画的。他还画电影
海报，画壁报。于是对于线条色彩构
图之类的，已经烂熟在心里成了一种
本能，一种技巧，一种智慧，所以在摄

影这个行业里，他总能应付自如，游
刃有余，举重若轻。凡有他的地方，
就有风景，在不是风景的地方，也能
够用他的感觉和镜头，捕捉出如梦如
幻，如歌如诗的风景来。

听说琼海市那座著名的红色娘
子军塑像，从北京请来的雕塑家正对
人物的形象一筹莫展，后来得人指点
找到了德雄，见到他拍的一张人物的
形象，已是形神具备了，那位雕塑家看
一眼，就忙不迭地说，就是她了，就是
她了。现在的那座雕塑，每天接受着
中外游人敬仰的目光，没想到她的身
上，亦有着德雄的对美的理解和智慧
呢。事后我问过他，怎么就那么巧地
给你拍到了，他说就是感觉吧，一眼看
去，就觉得她应该是一幅好的作品，没
想到她可以成为这个样子。一件本来
可以张扬得声裂金石的事情，却让他
说得云淡风轻，婉顺自然，他的那种对
摄影艺术的感觉，实在是有些斤两。

德雄学过绘画，也学书法，在摄
影之余，他也会画一些油画。在我主
持的文艺副刊上，就曾发表过他的油
画作品，他在海边长大，他画的大海
也是自有一格，有他自己的神彩。他
是摄影记者，我是副刊编辑，他却常

常关心我们副刊的文字，和德雄在一
起，只谈文学，我们亦是会津津有味
的。他知道什么是好的文章，什么是
不好的文章，且句句都在规矩方圆之
中，有时我想，德雄要是写文章，应该
也是一位不错的作家。

德雄的这个舞台摄影作品集，收
集了他的一百幅作品，应该只是他作
品中的极小一部分。要给德雄写序，
我在电脑上百度了，才发现籍舞台摄
影而成集子的，德雄算是第一个，这
本摄影集的分量便不同寻常了。对
于摄影，我是隔行如隔山，想说也说
不出什么门道来，就是觉得唱歌就是
唱歌，跳舞就是跳舞，没有胡里花哨，
没有光怪陆离，平实，亲切，就像和德
雄的素面相见，愿意一页一页地看下
去，直到把它看完。读古诗里的妾乘
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
西陵松柏下。也只是平实，亲切，但
却永远是代表无数时代的最高的艺
术境界。德雄的舞台摄影作品，是艺
术，也是历史。艺术的舞台上人来人
往，熙熙攘攘的，桃花谢了荷花开，在
德雄的这个集子里，一页一页的都见
证着我们这个时代文艺舞台的缤纷
多彩。

■ 阿丁

炸肉排算是西餐内容，我出国前就炸得倍儿棒，而
且还传授给了我家的小保姆。过去这道菜在中国还算
新鲜，有朋友来家里吃饭的时候，小保姆会显摆着做炸
猪排。等我出国了，炸猪排便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
了，几乎所有的餐馆里都可以点到这道菜，就是在快餐
店里也常常可以看到它，日久天长也就习以为常了。

几乎欧洲人都懂得炸猪排，无非是把切成一指厚
的肉片，用一个特制的锤子砸，那锤子的头不是平的，
而是带着一排排四方棱，这样不仅可以把肉砸烂，而且
不会碎，一块拳头大的肉片最后砸出来和巴掌一般大
小，然后用盐腌制后再用鸡蛋或者湿的淀粉涂抹均匀，
最后裹上面包渣下油锅，外焦里嫩、咸淡适中。这道菜
很关键的一点是火候的掌握，外表金黄为最佳，头几次
弄不好也没关系，只要是熟了，可以照吃不误，几次下
来自然就掌握了规律。

但是要说炸猪排是谁发明的，这可就难了，欧洲人都
认为这是太家常的事情了，所有的女主人都会做，有点像
中国的炸油饼，不管会做与否，没有人问它是谁发明的。

可是聪明的奥地利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宣布炸猪排
是他们发明的，虽然很多欧洲人不以为然，但是“维也
纳炸猪排”已经是奥地利的一道“名菜”，早已经赚足了
世界各地到奥地利游玩的男女老少的银两。如此一个
简单的事情，一道简单的菜肴，可以成为一个标签，一
个符号，一直让我琢磨。

在维也纳，我执意要到一家专门经营炸猪排的老字
号figlmuller餐馆去品尝一番。figlmuller餐馆坐落
在老城最著名的斯蒂芬大教堂附近的一个弄堂里，它建
于1905年，已经是一百多年的历史了，走近它才发现这
个老字号似乎依旧如故，朴素而简单，没有丝毫的奢华
和望而生畏的感觉，有的只是它的平和，很像是一位和
蔼可亲的老者，默然站在院落里恭迎着往来的过客。

吃饭的时间里，很多操着不同语言的游客等待着
座位，走进才知道这个老店只有百八十平方米，四五个
店员，十几张不大的桌子，餐馆里的陈设简洁古朴，可
以说就是一个平民餐厅。餐单的条目也很简单，除了
最著名的维也纳炸猪排外，就是沙拉、汤、面包，以及酒
水了，没想到的是，那炸猪排竟然炸得像脸一样大。

食过后一算账，一个人只需要花费十几个欧元，相
当于人民币百元左右。

走出餐馆后，我忽然有些感慨，觉得维也纳炸猪排
之所以可以成为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饮食的一
个品牌，重要的是，所有的商家都在以职业的操守维护
着它。至于figlmuller餐馆这个老字号，也许在很多人
眼里都是块金字招牌，也完全可以把它做大做强，并由
此而致大富发横财，但是这似乎在这家餐馆里看不到这
种欲望，能够看到的是，他们把这个百年老店当做营生，
同时也享受着这个营生，他们工作着，更是在生活着。

维也纳炸猪排

■ 傅林

不知道为什么，大姑奶奶家决定不养它了。
它矮小，毛又长又黑，是只母狗。它被放在饭桌下，

眼睛亮汪汪地看着我。我还不懂得怎么和动物相处，只
好躲开。我走，它马上跟着我走，我停下，它也马上停下，
我假装看远处的树，眼睛的余光看它，发现它也吐着舌
头，专注地看着那棵树。我没有付出任何东西给它，它就
这样直截了当、没有一点儿过渡地献出了它的忠诚。

我娘有时叫它“黑子”，大多数时候什么都不叫。
而我因为执拗地不喜欢那个名字，就总是什么都不叫。

那时，我不爱和别人说话。而它也不大和别的狗
接近。村里的狗都很大，多数是牙狗（公狗），它们都爱
凑过来招惹它。我总是很生气。有一次，我们走在路
上，一 只大狗冲它汪汪直叫，我吓得一躲，它看来也吓
坏了，但反而站在原地不动，身体像猫那样弓起来，弯
得厉害。长长的黑毛直竖，像刺猬。它怒目而视，发出
和往常完全不同的低沉的“呜呜”声。就这样相持着，
大狗被它的主人喝止了，我们又沉默地走开。回家之
后我发现它很呆，很累。

我不知道它是怎样怀孕的，有好几次。每次生产，
我娘都提醒我们不要接近它，连我也不行。每次产下
的小狗我都很害怕，它们像光溜溜的老鼠，不过总是没
过几天 就变得很可爱，但总是这个时候，娘也开始发
愁它们的未来，这些狗我们养不起，也不可能养，那时
家家有狗，没人愿意要这样矮种的狗，尤其是母狗。

我求娘养这些小狗，娘总不答应，为此我常常偷偷
流泪。姥姥有一次跟我说：“养它们不就成了窝子狗
了？那样就没人敢上你家来了！”但是我不信，它和它
的小狗不会欺负别人的。

那些终于消失了的小狗只有一只我后来见过，它
毛色土黄，身体细长，完全不像它妈，在我家长大的时
候，它活泼极了，但送人后没多久，不知道怎么又路过
我家，变得非常凶悍，见了它的妈妈竟然认不出来，还
大声叫唤。我气坏了，但是突然间，它好像想起了什
么，冲到黑子头低下亲热地闻起来，黑子也亲热地闻
它。它还是想起来了。我总是想黑子一定会像人那样
抱怨，但实际上它可能很安于自己的命运。

我们就要搬到新家的时候，它又怀孕了，但这一次
生产之后，它彻底累坏了，一点东西都不吃，甚至我娘
狠下心给它打的一个鸡蛋它都不吃。以前，娘曾经好
几次因为它偷吃鸡蛋而狠狠打过它。

它逐渐走路都不稳了，但每次被迫起身都会努力
回到它的小狗那里静静卧下，让它们吃最后的奶水。

我走到面前它也不再看我。我相信这不是没力
气，而是它看不起我了。如果是现在，我一定会帮它把
那窝小狗养活。

它死了。爷爷动员了好几次要把它的尸体卖给收
狗的，能卖好几块钱。但是娘还是忍住了，把它埋了。

我经常会想到它。
在我居住的小区里，每当看见狗，我就想起它。对

我来说，这世界上所有的狗都不如它。它为我，一个沉
默寡言的小主人，付出了没有任何前提的忠诚。它没
有得到过什么，但经历了主人也不能替它阻挡的种种
欺凌。它也不会知道，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边哭边回
忆它的一切，而大部分细节都被我忘记了。

小狗黑子

虹
■ 吴慕君

东方一场新雨过去

是谁在用彩笔图画

把这么长的虹绘在了天空

赤、橙、黄、绿、青、蓝、紫

那分明是一架七弦的琴

架得那么庄严稳当

偌大的地面是它的奏台

上面摆上了杜鹃牡丹水仙

用绿色作铺垫

把千娇百媚的花儿穿连

旷阔的天穹是它的幕景

有白莲朵朵

有远空的星

还有西天柔美的余辉

点缀出清淡的雅致的色彩

这是一次多么杰出的演奏

是神啊是仙

还是天宇里未面世的精灵

正把柔指挥舞

潇洒飘逸间

弹出旷世的天籁之音

从那边穿越到此

这里有清风和鸣

有蝉儿伴唱

还有数不清的昆虫儿

纵情地低吟

乡野的陇亩
■ 李玉峰

乡野的陇亩

一张犁铧犁出农夫脸上的沟沟

壑壑

父亲把饥饿连同那苦难的岁月

一起犁进泥土化为庄稼的养料

嗅着稻谷与红薯煮出的一股股

清香

夜梦里，我循着父亲犁开的垄沟

踏访

又见一茬茬庄稼在平静里孕育

着丰年

乡野的陇亩

你把多少厚重的深情悄悄埋下

又托举多少平凡的伟大默默隆起

禾苗在螺蟹的中耕除草间节节

拔高

稻穗于蝉蛙的交响乐曲中灌浆

饱满

犁铧把岁月一年年犁成不老的

春秋

镰刀把时光一寸寸雕刻成永恒

画卷

收获满筐希望的农民感恩大地

馈赠

一个个摘果村妇颤动丰盈的胸脯

为这个远离都市的乡野绽放美丽

乡野的陇亩

一缕浓浓的乡愁裹着诗文袭上

心头

万千思绪牵着无言的鼠标缓缓

行走

倘若来生还有墨水在心中流淌

笔尖指向的地方

依然是父亲与老牛留下脚印的

那方田畴

水龙吟·海南岛
（外一首）

■ 张业琳

珠崖四季春秾，天蓝海碧山葱

郁。五峰雄耸，万泉阔涌，绿洲奇

毓。瀑落青溪，滩飘玉带，鱼游红

树。醉雨林椰羽，啼猿鸣鹿。迷人

处，神仙驻。堪喜祥云飞渡，牵来了、

环球凤鹭。风帆万里，丹青千幅，南

天一柱。红色文光，黎苗韵彩，侨乡

眉宇。看南珠璀璨，蕙兰娇妩，烟霞

铺路。

青玉案·纪念抗日战
争胜利七十周年

东倭残暴人寰绝，腥风漫，凄声

切。怒火燔烧华夏血。

黄河浪激，雄狮吼烈，抗寇心如

铁。八年鏖战驱妖孽，亿众投鞭惊世

界。军国虽崩魂未灭。图强不息，复

兴不歇，状我中华阙。

■ 佘正斌

在日前三沙市成立三周年纪念活动“三
沙梦·中国心”的诗歌比赛中，诗人乐冰的诗
歌《三沙之歌》，在面向海内外华人征集的千
余首诗作中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

乐冰是近年来活跃在中国诗坛的海南
诗人，他的诗歌《南海，我的祖宗海》曾引起
广泛关注。诗歌俨然成为了乐冰生命的重
要组成部分。他在诗歌中找到了人生快乐，
诗歌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

文字是一个人追逐内心独特气质和灵
魂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在这个浮华盛行的
年代，始终痴迷于文字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而诗人乐冰，就是一个乐于用文字抵达灵魂
的人。读乐冰的诗，既有一种现实疼痛感，
又享受着一份生命的美丽和纯粹的孤独。

认识乐冰，缘于一次聚会。当时，他给
我的印象是，话不多，很低调，但一提到诗
歌，就会侃侃而谈，特别是酒过三巡后，他骨
子里的那种诗人特有的豪气和睿智，就特别
凸显。他的诗如他的人一样，思维敏捷，话
题一旦打开，往往让人猝不及防。

乐冰对诗歌的态度是诚恳的、真实的。他
始终以一颗敬畏之心对待诗歌。他认为，“在生
活面前，只有谦卑地扑下身子，用心灵开掘坚硬
的生活外壳，才能创作出闪光的诗歌来”。所
以，他用灵魂关注生活，捕捉生活细节，观照生
活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在他的诗中，如小草、
蚂蚁、萤火虫、小鸟、绵羊、土豆、苹果等一些微
小物什随处可见。这些对象虽然很小，却能展
现“一滴水也能看得见太阳的光泽”。

“黑夜里/雨落下来/落在窗沿的铁皮
上/很响，像炒豆子的声音/接下来，落在窗
前榕树的叶子上/声音小了许多/再接下来，
落在泥土里/悄无声息/仿佛融化在漆黑的
夜里/这多像我们的一生/小如水滴/小如微
尘”。他的这首《黑夜里的雨》，篇幅很短，以
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寓意。

诗中的“雨”、“豆子”、“叶子”、“泥土”都
是一些最常见不过的意象，但在诗人的笔下
栩栩如生，一幅自然的画卷呈现在读者面
前。诗歌通过时间变换，由“雨落下来”的声
音“很响”，“到接下来”“声音小了许多”，到最
后“再接下来”“悄无声息”，展现了事物变化
的内在规律。在技巧上，诗人运用了隐喻和
以小见大的手法。把“下雨”这一微小的过
程比喻人的一生的变化过程。其实，人的一
生，在表面上看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到最后，
也只不过是在“悄无声息”中“落在泥土里”。

诗歌的本质在于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情
感。而思想情感是否真实、真诚、真挚是一
个诗人诗歌写作的核心要义。乐冰在诗歌
创作中，始终守住了“真诚写作”这一诗歌书
写的底线。在他看来，真诚写作就是“我手
写我心”。他说，“我不反对百花齐放，创作
自由，但关注生活、关注生命、关注自然，写
老百姓看得懂的诗歌，才是真诚的写作。”

其实“真诚写作”，仅仅是“真实”写作还
不够，还必须“诚挚”，要赋予诗歌作品更多

的更深刻的内涵，只有这样，写出来的作品，
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经久不衰。

“打开一扇门/也是制造了一堵囚禁自
由的墙/危险是永存的/而内心的壁垒/比一
堵墙还要坚硬/仿佛一束光线/不厌其烦地
照在每一个角落”。这一节诗选自乐冰《丑
陋的生活是被毁坏后的风景》，表现了诗人
悲悯的人文情怀，该节诗承载着诗人对现实
某些生活的疼痛和不安。

在诗人看来，“丑陋的生活”犹如“内心
的壁垒”，往往要“比一堵墙还要坚硬”，这种
对现实生活无解的焦虑心态，造成了诗人内
心的疼痛。我以为，这种疼痛是缘于诗人内
心对灵魂的坚守。

著名诗人李少君在评论乐冰的诗时写
道：“乐冰对生活有很多的个人发现，有些超
乎意料，有些则是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中
找到诗眼，其实这样的写作方式更为高妙。”
我以为确实如此。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庸俗、低俗、
媚俗是当今社会的三大弊病。诗歌作为文
学载体，必须承载其应有的作用，让诗歌回
归文学，用文学抚慰心灵，救赎灵魂，驱除社
会弊病，让人性回归社会，让温暖随处可
见。作为诗人的乐冰始终用自觉精神回归
到文学层面，坚守着平民化诗学。

乐冰说，“诗不能仅仅是诗人自我欣赏，诗
归根结底还是要面对社会大众，进入百姓生活，
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他积极提倡“口语诗”。他
认为，“口语诗”“是回归到新诗的起点”，“口语
诗”老百姓容易接受。当然，“口语诗”与“口号
诗”、“口水诗”是有本质区别的。“口语诗”通俗
懂易，也讲究意境，不像白开水一样，无色无味，
而是无色之下，有意味无穷的深刻内涵。

“父亲的遗物是一只老怀表/老怀表滴
滴答答在跟我说话/仿佛生前的父亲在跟我
絮絮叨叨/它躺在我的怀里/就像童年的我
躺在父亲的怀里/我感受到老怀表的心跳/
父亲一样的心跳//勋章一样的老怀表啊/我
喜欢听你铿锵的声音。”

我以为，乐冰的这首《一只老怀表》，是
一首比较典型的“口语诗”和“平民化”诗
歌。该诗通俗易懂，语言生动自然，意象形
象逼真。诗人从父亲的遗物老怀表想到离
世的父亲，以老怀表转动的声音比喻父亲的
教诲，老怀表“滴滴答答”，仿佛父亲在跟我

“絮絮叨叨”，老怀表“躺在我的怀里”，“就像
童年的我躺在父亲的怀里”，这种拟人化的
比喻，活灵活现，紧贴生活现实。

读乐冰的诗，深深地感受到诗人是一个
热爱生活、热爱大地、热爱这片土地上的人
民的人。以他的成名作《南海，我的祖宗海》
为例。这首诗2012年4月在网上发表后，
立刻引起广泛关注，不到一个月就有数万人
点击，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等媒体纷纷转
载。之所以让众多人喜爱，流传广泛，是因
为这首诗让读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乐冰的诗来自生活，去尽繁华，这样的
抒写温暖人心，有朴素之美，拥有广泛的读
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 陈正优

一九七五年，海南农垦局决定
整治加来洋，提出举垦区之力，苦战
60天，整治农田 5万亩。当年冬
天，垦区数万名职工浩浩荡荡开进
了加来洋。那年我高中毕业，自然
融入了这场浩大工程建设的洪流。

局工程指挥部设在田洋的正中
央，指挥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住
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犹如野战部
队野营训练的住所。各农场抽调的
干部、职工就在所分划的地段里安
营扎寨，千军万马搅醒了整个大田
洋。铲丘陵填沟壑，修灌渠通排沟，
修公路筑田埂，平表土造梯田，劳动
场面极为壮观。田洋上红旗招展，
用红布条和簸箕写成的标语随处可
见。局里的《治田战报》，场里的《治
田简报》雪片般传来，高音喇叭里轮
番播报典型人物的事迹。处在热烈
的场面和浓厚的政治气氛中，我也
想写些稿子鼓励工人们的劳动激
情。写什么呢？边劳动边思索。

场里分给我队的首项任务是修
一段灌水渠。修水渠，分工主要有
三。挑工，把土石挑到坝上夯实，干
了几天，肩膀上出现红肿；铲工，面
对排着长队的挑工，腰直不得，干久
了也出现腰酸；凿工，撑着钢钎把土
石凿开，松开土石，铲工才入手。凿
工需要臂力、腰力、手力同齐并用。
开始，我们几个年轻人都轮流撑钎，
两天下来，手起了泡，泡包一破见血
了，只好老老实实当挑工了。轮钢
钎的活还是落在老队长身上。老队
长身材高大，粗实的手臂，一双茧手
皱巴巴，风雨给他镀上了一层黝黑
的皮肤。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参加松
涛水库工程建设。人民公社成立
后，年年带队完成各项水利工程任
务。在治田会战中，他的精神不减，
操起钢钎，一凿一个坑，一撬一片
土，一个月下来不换岗，也不曾说过
苦与累。上工是最早一个到，先凿
了一片土，大队伍到工地就有土挑
了，下工是最晚一个走，把工地检查
一遍，是否有不安全的隐患。在他
心里，队里的活永远干不完，也永远
干不够。会上会下常说的一句话就
是“劳动光荣”。队里的人都称他是
干活的好把式，水利工程建设的“老
钢钎”。

经过一个月的劳动体验，我的
写作灵感来了。连夜执笔，一首《老
钢钎》的诗歌完成了。利用中午工
休时间，我一口气跑了五公里的路，
把稿子交给了局指挥部《治田战报》
的工作人员。第二天上工的途中，
指挥部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激动人心
的革命歌曲，接着传来播音员清脆
的声音：现在朗诵今日《治田战报》
发表的一首战地诗《老钢钎》——咱
队职工江华坚，大伙称他“老钢
钎”。昔日奋战松涛边，今日治田威
不减。铁臂举时风声响，钢钎落地
土石掀……“老队长上广播了”，大
家奔走相告，你一言我一语，都朝老
队长逗乐，弄得老队长满脸涨得通
红。工地上顿时热闹起来，工友们
干起活来更加起劲。这是我平生在
报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能为治田
大军献上一份精神食粮感到欣慰。

光明如梭，弹指40年过去了。
加来洋已建设成为享有盛誉的商品
粮生产基地和冬季瓜菜生产基地，
加来人民已经分享到大会战带来的
成果。如今，许多像老队长那样的
劳动能手已经离世。写下这篇短
文，意在让后人们永远记得前人创
业的艰辛，继承和光大“劳动光荣”
的传统，建设自己的美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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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里的人生舞台


